
C2

當
許
多
已
經
退
了
下
來
的
歌
星
重
返
歌
壇
，
影

后
依
然
沒
有
意
願
開
個
人
演
唱
會
，
原
因
是
她
認

為
自
己
主
力
是
﹁
唱
﹂，
應
該
首
重
音
響
效
果
，

既
然
演
唱
場
地
不
能
提
供
足
夠
時
間
安
裝
音
響
設

備
，
如
果
只
有
華
麗
的
舞
台
和
衣
裝
那
就
寧
可
不

唱
。
這
個
實
力
派
大
阿
姐
的
堅
持
，
跟
大
會
沒
有
達
成

共
識
，
演
唱
會
就
泡
湯
了
。

相
信
葉
的
粉
絲
失
望
之
餘
，
也
會
為
她
鼓
掌
，
是

的
，
她
的
粉
絲
真
要
買
票
捧
場
，
無
非
主
要
聽
她
唱

歌
，
不
是
看
舞
台
上
五
光
十
色
的
場
景
，
不
在
乎
她
唱

一
首
歌
換
一
套
艷
裝
在
舞
台
上
蹦
蹦
跳
跳
吧
，
但
是
這

幾
年
好
些
不
同
年
紀
偶
像
，
或
是
不
分
什
麼
年
紀
的
粉

絲
，
就
是
喜
歡
這
樣
的
場
面
；
演
唱
會
討
好
那
些
衣
食

父
母
，
漸
漸
就
流
行
﹁
演
﹂
重
於
﹁
唱
﹂
的
怪
現
象
。

硬
包
裝
風
氣
盛
行
之
下
，
漸
漸
更
多
演
唱
會
的
歌

星
，
都
靠
激
光
科
幻
五
光
十
色
迷
住
台
下
觀
眾
，
迷
哥

迷
姐
以
目
代
耳
，
五
音
不
全
的
新
人
，
只
要
有
張
好
看

臉
孔
，
就
有
勇
氣
踏
上
舞
台
獻
﹁
偽
﹂
魚
目
混
珠
，
歌

藝
精
湛
的
大
阿
姐
看
不
慣
，
當
然
不
吃
這
一
套
。

提
到
以
目
代
耳
就
多
聯
想
，
自
從
有
了
彩
色
電
視
之

後
，
﹁
硬
包
裝
﹂
感
染
電
視
惡
風
，
早
就
不
止
見
於
演

唱
會
，
我
們
的
城
市
今
日
就
什
麼
都
強
調
七
彩
，
加
以

有
了
高
清
，
城
市
人
追
求
眼
球
的
享
受
更
加
越
來
越

尖
，
電
視
上
藝
人
不
說
，
就
是
一
向
嚴
肅
的
嘉
賓
，
連

男
士
們
出
鏡
也
得
要
臉
化
濃
裝
，
滿
身
穿
紅

綠
，
打

扮
到
像
美
猴
王
；
食
肆
門
面
呢
，
越
來
越
裝
潢
到
皇
宮

一
樣
，
上
門
食
客
甘
於
以
目
代
口
，
明
明
平
平
無
奇
的
菜
式
，
也

都
食
不
求
味
，
樂
於
上
門
望

個
迷
幻
天
花
板
。

好
色
風
氣
流
毒
，
還
導
致
適
婚
男
士
娶
妻
求
靚
女
，
適
婚
女
士

非
豪
門
帥
哥
不
願
嫁
，
以
致
虛
度
青
春
，
剩
男
剩
女
一
年
多
過
一

年
，
已
婚
者
未
夠
七
年
已
癢
到
不
得
了
，
看
不
順
眼
﹁
老
﹂
伴
搞

婚
外
情
和
仳
離
的
怨
偶
也
一
天
多
過
一
天
。

葉
德
嫻
，
我
挺
你
！
有
些
以
視
覺
享
受
為
主
的
報
章
刊
物
，
也

七
彩
到
眼
花
繚
亂
，
美
術
設
計
過
火
到
有
如
倒
瀉
色
盤
，
賓
主
不

分
，
文
字
全
歸
邊
站
，
都
給
顏
色
掩
蓋
到
面
目
模
糊
，
就
因
為
這

世
界
七
彩
到
令
人
疲
倦
，
﹁
星
光
夢
裡
人
﹂
的
黑
白
才
如
此
令
人

驚
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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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李
小
嬋

葉德嫻，我挺你！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羅
真
人
領

﹁
入
雲
龍
﹂
公
孫
勝
、
﹁
神
行

太
保
﹂
戴
宗
、
﹁
黑
旋
風
﹂
李
逵
三
人
並

童

子
取
了
三
個
手
帕
，
一
齊
來
到
紫
虛
觀
外
的
石

巖
上
。

羅
真
人
先
取
一
條
紅
手
帕
鋪
在
石
上
，
命
公

孫
勝
先
站
上
去
。
只
見
把
袖
一
拂
，
喝
聲
道
：

﹁
起
﹂，
那
手
帕
化
作
一
片
紅
雲
，
載
了
公
孫
勝
，
冉

冉
升
空
，
離
山
約
有
廿
餘
丈
，
羅
真
人
喝
聲
道
：

﹁
住
︵
停
︶﹂，
那
紅
雲
立
刻
不
動
，
停
在
半
空
。

羅
真
人
又
取
過
一
條
青
手
帕
鋪
在
石
上
，
命
戴
宗

站
上
去
，
隨
即
喝
聲
道
：
﹁
起
﹂，
那
手
帕
亦
化
作

一
片
青
雲
，
載

戴
宗
升
至
半
空
，
那
紅
雲
、
青
雲

如
蘆
蓆
般
大
，
在
半
空
緩
緩
轉
動
飛
行
，
看
得
地
上

的
黑
鐵
牛
目
瞪
口
呆
。

這
種
﹁
御
物
騰
空
﹂
的
法
術
，
在
亞
洲
古
國
的
民

間
傳
奇
來
講
，
司
空
見
慣
。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
荷

里
活
電
影
︽
月
宮
寶
盒
︾︵T

he
T
hief

of
B
agdad

︶

中
的
主
角
，
小
偷
︵Sabu

︶
為
幫
助
落
難
皇
帝
︵Johu

Justin

︶

復
位
，
得
巨
人
精
靈
相
助
，
坐
﹁
飛
氈
﹂
往
偷
取
﹁
通
天
眼
﹂

︵A
llseeing

E
ye

︶，
打
敗
奸
臣
︵C

onrad
V
eidt

︶
復
位
。

︽
月
宮
寶
盒
︾
的
﹁
飛
氈
﹂
與
羅
真
人
的
紅
、
青
手
帕
化
作

紅
雲
、
青
雲
載
人
，
同
屬
法
術
之
物
。

且
說
羅
真
人
作
法
，
讓
公
孫
勝
、
戴
宗
二
人
升
空
後
，
再
命

李
逵
立
在
另
一
個
白
手
帕
上
。
黑
鐵
牛
還
待
分
辯
，
羅
真
人
不

由
分
說
，
喝
一
聲
：
﹁
起
﹂，
手
帕
化
作
一
片
白
雲
升
起
，
黑

鐵
牛
在
白
雲
上
搖
晃
不
定
，
大
叫
﹁
阿
也
，
我
的
不
穩
，
放
我

下
來
。
﹂

只
見
羅
真
人
右
手
一
招
，
承
托

公
孫
勝
、
戴
宗
二
人
的
紅

雲
、
青
雲
隨
隨
降
落
地
面
，
二
人
分
站
羅
真
人
左
右
，
獨
留
李

逵
在
那
片
白
雲
上
﹁
半
天
吊
﹂
呱
呱
叫
。

羅
真
人
斥
責
李
逵
：
﹁
我
等
自
是
出
家
人
，
不
曾
惱
犯
了

你
，
你
因
何
夜
來
越
牆
而
過
，
入
來
把
斧
劈
我
？
若
是
我
無
道

德
，
已
被
殺
了
。
又
殺
了
我
一
個
道
童
。
﹂

面
對
羅
真
人
的
指
責
，
李
逵
卻
耍
賴
不
認
。
本
來
，
黑
鐵
牛

乃
硬
錚
錚
漢
子
，
敢
作
敢
當
，
今
卻
耍
無
賴
，
只
因
懼
於
羅
真

人
的
法
術
，
明
明
砍
了
腦
門
也
復
活
，
在
民
智
未
開
，
迷
信
鬼

神
的
年
代
，
焉
有
不
恐
懼
之
理
，
今
﹁
半
天
吊
﹂，
若
不
能
降

落
，
不
知
如
何
收
科
。

羅
真
人
見
李
逵
不
認
錯
，
決
意
懲
戒
黑
鐵
牛
。
只
見
羅
真
人

把
手
一
招
，
喝
聲
﹁
去
﹂，
一
陣
惡
風
，
把
李
逵
吹
入
雲
端

裡
，
登
時
有
兩
個
黃
巾
力
士
押

李
逵
，
排
空
飛
馳
而
去
，
也

不
知
去
了
多
少
遠
，
嚇
得
李
逵
魂
不
附
體
，
及
至
飛
到
薊
州
府

衙
門
上
空
，
才
把
黑
鐵
牛
丟
落
廳
前
。

薊
州
府
府
尹
正
在
坐
衙
，
突
然
半
空
掉
下
一
個
黑
大
漢
，
眾

人
大
吃
一
驚
。
府
尹
喝
問
李
逵
是
誰
？
何
以
從
半
空
掉
下
？
斯

時
，
李
逵
已
跌
到
頭
破
血
流
，
做
不
了
聲
。
府
尹
見
李
逵
不
出

聲
，
認
定
黑
鐵
牛
是
﹁
妖
人
﹂，
把
李
逵
綑
翻
，
命
衙
差
用
一

盆
狗
血
、
一
桶
糞
便
，
朝

李
逵
，
照
頭
照
腦
淋
去
。

舊
日
迷
信
，
認
為
遇
有
妖
魔
鬼
怪
之
類
，
用
狗
血
、
糞
便
淋

之
，
可
以
辟
邪
。

李
逵
被
淋
得
一
頭
一
臉
狗
血
、
糞
便
，
連
忙
分
辯
自
己
是
羅

真
人
的
伙
計
。
府
尹
不
信
，
斥
他
假
冒
，
有
辱
真
人
，
必
是

﹁
妖
人
﹂
無
疑
，
打
得
李
逵
只
好
招
做
﹁
妖
人
李
二
﹂，
遂
用
一

面
大
枷
釘
了
，
押
入
大
牢
。

︵
細
說
水
滸
．
二
八
三
︶

「妖人李二」
韋基舜

琴台
客聚

﹁
無
聊
讀
書
﹂
並
非
真
的
無

聊
，
而
是
借
用
魯
迅
詩
句
﹁
無

聊
才
讀
書
﹂。

魯
迅
的
全
詩
只
有
五
言
八

句
：
﹁
廿
年
居
上
海
，
每
日
見

中
華
；
有
病
不
求
藥
，
無
聊
才
讀

書
。
一
闊
臉
就
變
，
所
砍
頭
漸
多
；

忽
而
又
下
野
，
南
無
阿
彌
陀
！
﹂
詩

寫
於
一
九
三
一
年
，
是
寫
給
其
日
本

友
人
內
山
完
造
︵
即
鄔
其
山
︶
的
。

此
詩
是
諷
刺
當
年
反
動
軍
閥
的
。

說
這
些
軍
閥
不
學
無
術
，
平
時
並
不

讀
書
，
到
了
下
台
的
時
候
，
便
說
要

﹁
出
洋
留
學
﹂
或
﹁
閉
門
讀
書
﹂
了
。

我
當
然
不
是
軍
閥
那
樣
有
能
量
，

並
在
下
野
時
出
洋
。
只
是
早
年
讀
到

這
個
詩
句
，
印
象
深
刻
，
信
手
拈

來
，
作
為
讀
書
筆
記
的
篇
題
。
我
的

退
休
生
活
的
確
單
調
，
並
沒
有
像
有
的
人
那
樣
多

姿
多
彩
。

凡
有
假
期
或
空
閒
，
樓
空
人
靜
，
便

躲
在
辦
公
室
裡
頭
讀
書
寫
稿
。
實
實
在
在
的
有
點

﹁
無
聊
﹂
的
感
覺
。
但
也
因
此
讀
了
不
少
閒
書
，

特
別
喜
歡
回
憶
錄
和
歷
史
類
書
籍
。
香
港
無
禁

書
，
許
多
名
人
︵
不
管
是
正
面
的
或
是
反
面
的
人

物
︶，
都
有
回
憶
錄
面
世
，
我
最
愛
看
這
類
書

籍
，
也
基
本
上
能
分
辨
是
真
實
的
歷
史
還
是
自
我

吹
噓
的
偽
史
。
因
此
也
寫
了
不
少
讀
書
筆
記
，
雖

然
並
不
能
每
篇
都
在
本
欄
發
表
，
但
看
了
寫
了
，

過
了
讀
書
之
癮
，
無
聊
也
就
變
有
聊
了
。

我
自
小
便
喜
歡
看
雜
書
，
今
有
餘
暇
，
更
是
如

此
。
精
讀
是
談
不
上
了
，
但
因
有
好
奇
心
驅
使
而

博
覽
，
卻
是
有
一
點
的
。

至
於
﹁
不
忘
教
育
﹂，
因
我
從
事
教
育
工
作
逾

六
十
年
，
怎
樣
忘
得
了
呢
。
但
自
己
離
開
教
育
第

一
線
多
年
，
要
評
論
現
今
的
教
育
問
題
，
便
變
成

班
門
弄
斧
了
。
所
以
用
上
﹁
不
忘
教
育
﹂
的
﹁
不

忘
﹂
兩
個
字
，
就
是
說
念
念
不
忘
的
意
思
。
但
談

的
並
不
是
甚
麼
教
育
理
論
，
只
是
對
當
前
教
育
問

題
的
一
些
雜
感
罷
了
。

近
年
每
每
有
一
些
教
育
界
或
學
生
界
的
聚
會
，

都
要
我
上
台
胡
謅
幾
句
，
這
些
材
料
不
少
，
但
編

入
這
個
集
子
的
不
多
。
只
是
對
內
地
學
術
造
假
，

教
授
亂
評
課
文
名
篇
，
販
賣
名
譽
博
士
等
等
，
實

在
看
不
過
眼
，
不
免
要
評
論
一
番
。

這
個
集
子
，
篇
幅
不
多
，
就
算
是
一
位
老
年
人

留
下
點
滴
的
人
生
紀
錄
好
了
。

︵
下
︶

談讀書和教育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旅
遊
大
溪
地
，
委
實
是
費
用
不
菲
的
豪

華
假
期
，
除
了
轉
折
的
國
內
外
航
班
機

票
、
高
端
價
位
的
酒
店
住
宿
亦
叫
人
卻
步

—

令
人
嚮
往
的
水
中
屋
︵B

ungalow

︶，

收
費
動
輒
每
晚
港
幣
八
、
九
千
元
正
！
住

宿
水
中
屋
確
是
樂
趣
無
窮
，
單
是
晨
早
起

床
、
打
開
陽
台
窗
門
、
撲
通
跳
入
水
中
、
便

可
以
游
到
岸
上
的
餐
廳
吃
早
餐
！

其
實
，
要
遊
玩
大
溪
地
各
島
，
取
道
海
路

會
比
內
陸
機
省
時
方
便
，
加
上
氣
候
宜
人
，

造
就
郵
輪
可
全
年
無
休
，
航
行
於
為
數
達
百

數
的
法
屬
玻
利
尼
西
亞
群
島
。

法
國
畫
壇
後
印
象
派
大
師
保
羅
高
更
，
旅

居
大
溪
地
十
三
年
，
晚
年
在
人
口
只
有
數
千

的
馬
克
薩
斯
群
島
渡
過
，
逝
世
後
安
葬
於

此
，
成
為
大
溪
地
的
象
徵
標
記
，
郵
輪
公
司

更
以
﹁
保
羅
高
更
號
﹂
為
全
年
航
行
在
法
屬

玻
利
尼
西
亞
群
島
的
六
星
級
專
屬
郵
輪
命

名
。﹁

保
羅
高
更
號
﹂
客
滿
不
過
三
百
二
十
二

人
，
平
均
個
半
員
工
服
侍
一
位
乘
客
，
使
用

空
間
比
例
為
六
十
，
是
北
美
郵
輪
市
場
中
最

高
比
例
之
一
，
排
水
量
只
得
一
萬
九
千
二
百
噸
的
骰
船

身
，
可
停
泊
巨
輪
不
能
進
駐
的
小
港
口
。
船
上
擁
有
寬
敞

的
客
房
︵
半
數
擁
有
私
人
陽
台
︶
共
一
百
六
十
間
、
有
一

座
水
上
活
動
碼
頭
、
三
間
餐
廳
、
以
及
水
療
設
施
。

在
船
上
過
的
是
一
種
從
容
不
迫
的
玻
利
尼
西
亞
式
的
生

活
方
式
，
乘
客
可
以
從
參
觀
船
上
的
大
溪
地
藝
廊
開
始
，

透
過
有
特
色
的
玻
利
尼
西
亞
藝
術
和
手
工
藝
品
，
介
紹
大

溪
地
島
豐
富
的
遺
產
文
化
。

﹁
保
羅
高
更
號
﹂
現
時
的
航
線
以
遊
走
大
溪
地
島

︵T
a
h
iti

︶
、
瑞
亞
堤
亞
島
︵R
a
ia
te
a

︶
、
塔
哈
島

︵T
ahaa

︶、
波
拉
波
拉
島
︵B

ora
B
ora

︶
及
茱
莉
亞
島

︵M
oorea

︶
為
主
，
利
用
夜
間
航
行
，
一
點
都
不
浪
費
白

天
時
間
。
據
說
，
郵
輪
公
司
還
特
別
在
波
拉
波
拉
︵B

ora
B
ora

︶
島
上
租
置
私
人
沙
灘
，
供
乘
客
獨
家
享
用
，
隨
時

可
以
安
排
一
頓
沙
灘
上
的
燭
光
晚
餐
，
情
調
一
流
。

海路遊大溪地群島
蘇狄嘉

闊天
空海

人
類
的
表
情
總
共

有
多
少
種
，
其
中
微

細
的
表
情
又
有
多

少
？
從
微
表
情
中
，

能
夠
觀
察
到
人
類
情

緒
的
反
應
變
化
又
可
以
作

出
什
麼
樣
的
判
斷
？

中
國
政
法
大
學
微
反
應

研
究
小
組
組
長
姜
振
宇
博

士
，
除
了
著
有
︽
小
動
作

的
背
後
︾，
道
出
人
類
的

微
動
作
微
反
應
背
後
代
表

什
麼
之
外
，
還
有
一
本
著

作
叫
︽
表
情
的
真
相
︾，

述
說
各
種
表
情
代
表
的
意

義
。

他
在
書
中
引
述
研
究
謊
言

的
大
師
保
羅
．
埃
克
曼
的
話
說
，

﹁
微
表
情
可
以
完
整
呈
現
隱
瞞
的
情

緒
，
但
轉
瞬
即
逝
，
往
往
為
人
所
忽

略
。
從
浮
現
到
消
失
，
微
表
情
一
閃

而
過
的
時
間
，
不
到
四
分
之
一
秒
。

人
類
的
表
情
都
是
從
臉
部
的
肌
肉

運
動
而
產
生
，
想
想
看
這
樣
的
變
化

有
多
少
種
？
可
以
試
試
嘴
角
輕
微
移

動
來
計
算
一
下
，
當
然
做
得
愈
細
微

愈
能
數
出
有
多
少
。
這
只
是
單
從
嘴

角
的
變
化
而
計
算
，
如
果
包
括
整
個

面
部
的
細
微
變
化
在
內
，
說
出
來
也

許
你
不
會
相
信
，
書
上
說
共
約
有
四

千
萬
種
之
多
。

我
們
可
在
這
麼
多
的
微
表
情
中
，

得
知
愛
人
說
我
愛
你
時
是
在
說
真
話

還
是
虛
應
故
事
一
番
嗎
？
我
們
可
以

從
這
些
微
表
情
中
，
得
知
被
我
們
注

視
的
人
在
說
謊
還
是
說
真
話
嗎
？

看
了
姜
博
士
的
這
兩
本
書
，
也
許

可
以
增
加
現
場
觀
看
辯
論
時
的
判

斷
。
注
意
那
些
稍
縱
即
逝
的
微
表

情
，
對
人
生
的
觀
察
會
多
一
分
不
致

被
欺
瞞
的
真
實
。

微表情
興　國

隨想
國

我
喜
歡
看
名
人
傳
記
，
包
括
傳
記
電

影
，
主
要
是
覺
得
比
較
真
實
，
也
想
看
看

別
人
如
何
解
讀
自
己
﹁
熟
悉
﹂
的
名
人
，

或
從
哪
個
角
度
去
詮
釋
這
位
名
人
。
對
於

名
女
人
，
人
們
習
慣
或
通
常
喜
歡
從
愛
情

的
角
度
去
看
，
包
括
政
壇
名
女
人
。
這
不
奇

怪
，
因
為
愛
情
和
家
庭
在
女
人
心
中
往
往
最
重

要
。所

以
，
浪
漫
的
法
國
導
演
洛
比
桑
拍
昂
山
素

姬
時
，

重
講
她
的
愛
情
，
雖
然
這
段
愛
情
的

重
點
在
於
肯
定
其
英
國
丈
夫
的
付
出
；
講
英
國

前
首
相
戴
卓
爾
夫
人
的
︽
鐵
娘
子
︾
也
不
如
人

們
所
期
待
般
，
看
她
如
何
施
展
鐵
腕
，
勇
戰
群

雄
，
而
更
多
的
是
講
她
的
情
感
世
界
。
電
影
是

女
導
演
菲
莉
．
達
萊
的
作
品
，
幕
後
工
作
人
員

更
是
女
家
班
，
從
內
容
看
，
電
影
也
強
調
她
作

為
一
位
女
性
，
如
何
突
破
傳
統
由
男
性
壟
斷
的
政
壇
，
從

三
十
四
歲
成
為
英
國
第
一
位
下
議
院
女
議
員
到
五
十
四
歲

搬
進
唐
寧
街
十
號
，
成
為
英
國
史
上
唯
一
一
位
女
首
相
。

於
是
，
片
商
也
特
別
安
排
在
三
八
婦
女
節
那
天
上
映
。

其
中
有
一
個
鏡
頭
最
能
體
現
﹁
女
性
觀
點
﹂
：
身

藍

色
裙
裝
的
戴
卓
爾
夫
人
站
在
一
群
灰
黑
西
裝
的
大
男
人

中
，
格
外
嬌
小
和
孤
立
，
卻
也
格
外
搶
眼
。
藍
色
既
是
她

服
裝
的
主
要
顏
色
，
也
是
整
齣
電
影
的
主
要
格
調
。
她
陽

光
般
的
個
性
把
藍
調
本
來
的
憂
鬱
重
新
詮
釋
成
柔
中
帶
剛

的
力
量
。

電
影
並
不
如
男
性
觀
眾
所
期
待
般
，
講
治
國
之
道
或
充

滿
戰
鬥
格
，
也
不
獲
影
評
人
青
睞
，
其
中
前
首
相
﹁
晚
景

悽
涼
﹂
的
鏡
頭
更
引
起
國
民
的
爭
議
，
但
其
人
性
化
的
展

示
和
女
性
化
的
細
膩
，
卻
為
擅
長
演
繹
內
心
戲
的
主
角
梅

麗
史
翠
普
提
供
了
發
揮
的
機
會
，
再
次
把
她
送
上
奧
斯
卡

影
后
寶
座
。

當
然
，
電
影
也
合
我
這
位
女
性
觀
眾
的
口
味
。
畢
竟
，

政
壇
功
過
不
到
百
年
，
難
以
定
論
，
而
且
有
些
決
策
，
要

從
哪
個
立
場
、
角
度
去
看
。
而
人
性
化
往
往
就
是
全
球

化
，
情
和
愛
是
永

的
主
題
。
政
壇
人
物
的
政
績
透
過
以

往
的
新
聞
片
段
，
觀
眾
可
謂
﹁
耳
熟
能
詳
﹂
或
﹁
目
不
暇

給
﹂，
倒
是
她
們
的
女
人
本
色
和
真
實
性
情
鮮
為
人
知
。

跟
演
藝
界
或
時
尚
界
名
女
人
多
姿
多
彩
的
愛
情
生
活
不

同
，
政
壇
女
人
的
愛
多
了
一
份
克
制
和
含
蓄
，
反
而
叫
人

回
味
。 女人本色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在東京神保町，有一家我熟悉的名叫「兵六」
的居酒屋，它是用創始人的名字命名的。日

本的「居酒屋」相當於中國的小酒館，一般規模
都不大。
我第一次去兵六居酒屋是1993年秋天。那時候

我在東京銀座一家日本公司工作，一天下班後，
公司社長帶我到神保町的一家中華料理店，一位
出版社總編片岡先生在那裡等 我們。片岡先生
不像典型的日本人，身材高大，總是一副樂呵呵
的表情。他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觸叫做「編輯」的
文化人，不像我頭腦裡固有的編輯形象：戴眼
鏡，皺 眉，板 臉，外加神秘地低聲說話。不
僅如此，這位片岡先生竟然兩手空空，連一個包
也沒帶，更沒有握 晚報，或者揣 什麼學問深
厚的圖書。這天社長是讓我來當翻譯，與片岡先
生洽談與中國出版社的合作意向。
在日本有一個不成文的慣例，飯局後，招待方

還要再帶客人去喝「二巡酒」。二巡酒的地點，一
般都是招待方自己最常去的酒店，也往往是招待
方最值得自豪的酒店，所以「二巡酒」的酒店也
襯托出招待方的風貌、趣味、甚至人品。今天飯
局的招待主人片岡先生，按照慣例在中華料理店
吃完飯後，又帶我們去喝「二巡酒」，於是我們來
到位於神保町「內山丸造書店」附近的「兵六」
居酒屋。
兵六居酒屋的門面不大，而且在一條小巷的盡

頭，如果沒人帶路，我想一個人一生能夠信步進
入「兵六」的概率是極少的。去那裡喝酒的人，
通常是出版社的編輯、總編輯這類的人物，因為
神保町是日本有名的出版社及書店聚集地。片岡
先生說他每個星期大約有三個晚上會出現在「兵
六」。
一進「兵六」的店門，沒有聽到日本居酒屋通

常那種慇勤的「歡迎光臨」的迎客聲，也沒有人
遞過來雪白的擦手小毛巾。門內有一個大冰槽，
裡頭歪七倒八地冰鎮 各種啤酒罐。片岡先生像
走進自己家一樣，順手從冰槽裡撈出三罐啤酒，

「光當」一聲四平八穩地置於酒吧 的中央，然後
又熟練地訂下幾個下酒小菜，這些都在我們還沒
有坐下來就完成了。
我仔細一看，這裡所謂的酒吧 ，是一個∪字

形的木頭櫃 ，環繞 酒吧 的不是通常的高腳
椅子，而是碗口粗的竹竿，客人就坐在這個竹竿
上充當椅子。酒吧 正中央坐 一位沒有笑容的
掌櫃，他黑裡透紅的臉上蹙 一對三角形粗眉，
不大的眼睛裡流露出似乎不耐煩的眼神，實在不
敢恭維。後來我知道店掌櫃也名叫「兵六」，是老
兵六的兒子，也就是第二代掌櫃。
片岡先生這次比平時多訂了幾個菜，兵六掌櫃

不僅沒見高興，反而有些抱怨地說：「一次最好
不要訂這麼多菜，我們兵六可不是為你片岡一個
人開的喲。」然而兵六掌櫃的話沒有讓片岡先生
生氣，他反而還討好似地回答說：「不好意思，
在下賠罪。那就砍掉後面兩個菜，加上一瓶威士
忌，再要一小桶冰塊，三個杯子。」
兵六掌櫃這才似乎正眼看到我，悶聲說：

「哼，偶爾帶個小姐來，也懂喝威士忌了。」說
他轉頭向裡面的廚房大喝一聲：「威士忌一瓶，
送到片岡先生座位。」裡頭馬上傳來三、四個高
昂的男高音：「明白了，馬上到！」顯然這是大
廚、二廚和小夥計的應答。
菜和威士忌還沒有出來以前，我們先一個人一

罐啤酒，就 罐口喝起來。片岡先生開始給我們
介紹這家酒店裡不是規矩的規矩，說：「兵六掌
櫃是位懶人，所以這裡的啤酒是客人自己去拿，
也沒有杯子，客人對 啤酒罐直接喝，省下洗杯
的工錢，還有自來水和消毒洗滌劑。」
我在日本第一次聽到這種不以客人為中心的待

客方式，倍感好奇。片岡先生接 說：「還有，
據說這裡從先代創業時，就開始用這種竹竿當椅
子。這竹竿椅也是有名堂的，它有兩大效用，第
一是座位有可伸縮性，人少時候三個人坐，人多
的時候擠五個人也不在話下。第二是可以防醉，
坐在竹竿上屁股痛，就會刺激腦神經活躍起來，

人就不容易醉酒。而一旦人醉了，身體平衡失
控，無法在光溜溜的竹竿上坐穩，就得乖乖地回
家去。」說到這裡，吧 裡的兵六掌櫃好像自言
自語，又好像是接過片岡先生的話題說：「哼，
再沒有比醉漢賴在座位更討厭的事了！」竹竿當
椅子還有這麼多的功效，出乎我的意料。
這時在兵六掌櫃身後的牆上，突然有一幅很面

熟的照片映入我的眼簾，我驚呼：「哦，那不是
中國的魯迅先生嗎？」這時兵六掌櫃也似乎驚奇
了一下，朝我看一眼，然後對 片岡先生說：
「喲，片岡先生神氣呀，帶來的男人雖說沒有知道
魯迅的，帶來的小姐居然倒知道魯迅！」
片岡先生非常得意地說：「可不是嘛。」
我趕緊問兵六掌櫃：「莫非先代與魯迅有什麼

莫逆的關係？」兵六掌櫃微笑 並提高音調說：
「我爹和魯迅是好朋友。」

我又進一步問：「莫非魯迅先生經常在令尊這
裡喝酒呢？還是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兵六掌櫃又恢復了那副不耐煩的眼神，只是淡

淡地說：「小姐，你身後的牆上有我爹親手寫的
魯迅的詩。」
我趕緊起立，到後面牆上細看，果然有一張被

燒酒熏得焦黃焦黃的宣紙，上面有魯迅題寫的兩
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我回
到座位，用中文背誦一遍魯迅這首詩的全文，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破帽遮顏過
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
甘為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
秋。」我然後又用日文翻譯了這詩的意思。
兵六掌櫃聽了大讚說：「好，居然能背魯迅的

詩。好！」他們當然不知道我們國人個個能背誦
魯迅這首名詩，反而讓我紅了臉。
兵六掌櫃又對裡面大叫說：「獻酒！」於是店

夥計從裡面拿出一瓶威士忌，送到我面前，這是
掌櫃賞給我的獻品。我看這一大瓶威士忌，犯愁
地說：「這一大瓶酒我們喝不完啊。」
兵六掌櫃不屑一顧地說：「你們這些人的酒

量，當然喝不完。在瓶上寫上你的名字，等你下
次再來的時候喝。」日本居酒屋有個習慣，客人
訂的酒沒喝完，就在瓶子上寫上客人的名字寄放
在櫃 ，等下次來時可以接 喝。這樣既為客人

節省酒錢，又能記住客人的名字，促使老客人經
常光顧。我高興地謝了掌櫃，他讓夥計給我一個
紙牌，寫上我的名字，然後掛在酒瓶上。
我們在兵六居酒屋的二巡酒十分盡興，居然喝

完了片岡先生訂的那瓶威士忌，也把掌櫃送我這
瓶威士忌喝了一半。隨 酒杯的頻頻碰撞，我逐
漸感覺出，兵六的氛圍就是故意保留那個時代的
風格啊！甚至，兵六掌櫃也有那個時代的那種傲
然骨氣。
我在銀座公司工作時期，幾乎每星期都去兵六

居酒屋喝酒，在那裡也常常遇到片岡先生。有一
個周末，片岡先生邀請我和在兵六喝酒的客人，
一共十個人去他的別墅聚餐。片岡先生的別墅位
於東京近郊千葉縣靠海的高坡上，是一座三層樓
的小樓，裡面一樓至三樓是一個貫通的開放空
間，沿 牆壁有一個螺旋梯直至樓頂。從一樓貫
通到三樓的整面牆壁上，全部做成了書架，而且
書架上放滿了書。
我一進片岡先生的別墅，就被滿三層牆壁書架

上放滿的圖書驚呆了。有多少本？數不清，一萬
冊以上應該是有的。片岡先生看我驚呆了，很得
意地說：「終於有一個人看重了我的書，其實這
個別墅就是為了這些書設計的。」
那天離開前，片岡先生對我說：「我要送給你

一本我最喜歡的藏書之一。」說 他順 樓梯上
到二樓，從書架取下一本書給我。我一看，居然
是日文版魯迅的書，書名是《世上本沒有路，人
走得多了就成了路》，我現在還珍藏 這本書。
我離開銀座的公司之後，就很少去兵六居酒屋

了，一年只有一兩次吧。不過讓我高興的是，我
去的時候總能遇到片岡先生。近三年來因為忙，
沒有機會去兵六居酒屋，但與片岡先生還每年有
賀年片的來往。今年，片岡先生在寄給我的賀年
片上寫 ：「今年也許在兵六還能見到你吧。」
看來他還是經常去兵六呀！那位頑固守舊的兵

六掌櫃，那個硬邦邦的竹竿椅，那張焦黃的魯迅
相片，依然還是那樣嗎？我琢磨 什麼時候再去
一趟神保町⋯⋯
魯迅，這個名字就像是中國文化人的品牌，他

給我和片岡先生及兵六掌櫃，帶來了十九年清水
般的友誼。

魯迅與日本居酒屋


